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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邓一光家族小说叙事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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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道毅(1965-),男 ,苗族 ,湖北来凤人 ,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

从事中国当代小说研究。

[摘　要] 家族小说是著名蒙古族作家邓一光的主要文学创作成就所在 。就叙事话语而

言 ,邓一光家族小说将战争年代的英雄主义与蒙古草原文化想象 ,以及女性命运的生存观照融

为一体 ,建构了父系家族的英雄神话与母系家族的女神神话 ,并表现出浓厚的悲剧意识 、民族

意识与生存意识 ,在我国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化小说中独树一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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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著名蒙古族作家邓一光的小说创作起步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90年代中期一跃而为全国优

秀作家。邓一光小说数量很多 ,题材范围很广 ,但最能凸显邓一光小说创作个性与创作成就的 ,是他的

《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 、《大妈》 、《远离稼穑》、《大姨》与《想起草原》等家族小说。这些作品一方面充

满了昂奋的革命英雄主义基调 ,一方面则洋溢着蒙古族草原文化的浓郁气息 ,将时代文化与民族地域文

化及历史悲剧意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对读者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艺术震撼力量 。

一 、英雄叙事与悲剧意识

邓一光出生在一个汉 、蒙结合的家庭 ,父亲为汉族 、老红军 ,一生戎马倥偬。母亲为蒙古族 、军人 ,战争

年代与父亲结为伴侣。如此家庭背景为邓一光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小说创作土壤 。事实上 ,父亲一生的战

争经历 、英雄品质与独特精神气质 ,母亲的蒙古家庭出身与草原文化气息 ,以及他们生活的战争与和平年

代 ,有意无意之中组成了邓一光小说创作的基本酵母 ,乃至使他的小说作品带上了浓厚的纪实品性。

对父辈战争生活或军旅生涯的书写与追忆构成了邓一光家族小说的英雄叙事 ,而这种英雄叙事的

主旋律便是英雄主义 。邓一光从小与性格粗犷的父亲情感上有些疏远乃至隔膜 ,但人到中年之后却对

父亲的人生有了全新的深刻的理解 ,而最让他折服的是父亲身上的英雄品质与阳刚之气 ,特别是那种充

满血性的男子汉精神 。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与长篇小说《我是太阳》是邓一光献给父亲或父辈的精神

颂歌 ,既充满了对父辈一生出生入死革命戎马生涯的总结与回忆 ,更交织着对父辈强悍的英雄主义品质

的礼赞。在这两部作品中 ,《父亲是个兵》中的“父亲”邓声连与《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 ,他们都堪称经受

战争血与火的洗礼 、生与死的考验的军人英雄 。他们久经沙场 ,浴血奋战 ,不仅有着过硬的军事素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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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谋略 ,而且特别具备生死无惧 、威震敌胆的英雄品质 ,誓死都要捍卫军人的信念与荣誉感 ,敢于打硬

仗与恶仗 ,因此享有“战神”之称。邓声连一生杀敌无数 ,外号“老虎” ,其军人血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东

北剿匪战役中 ,他身为团长与总指挥 ,却又枪林弹雨中身先士卒 ,与敌人刀枪相搏 ,杀敌数十 ,豪气冲天。

而在解放战争时期与国民党正规军交战的山海关之役中 ,为了捍卫“男人的英雄主义和军人的荣誉感” ,

身为代旅长的他敢于“以八千之卒抗击三万大军” ,誓死不当逃兵 。比之邓声连 ,关山林的战斗经历更显

丰富 。无论是在与日寇展开的长城之役中 ,还是在与国民党军队交手的四平 、锦州 、辽西等战役中 ,关山

林都立下赫赫战功 ,表现出了舍生忘死 、英勇杀敌 、誓不服输的英雄主义精神 ,成为令敌胆寒的“战神”。

而他高超的个人军事素质让趾高气扬的苏联军事专家不得不低头认输 。在对一场场如火如荼 、紧张激

烈 、硝烟弥漫的战争场景的描写中 ,邓一光极度张扬了父辈军人身上的英雄主义品质 ,不仅表达了自己

的英雄崇拜———“对一个伟人的超验的敬慕”[ 1](第 18 页)之情 ,而且为今天的读者构建或重构了充溢血

性与强悍品质的男性文化精神 。《我是太阳》中构置的“我是太阳” ,或者“太阳会落下去 ,还会升起来;你

让它升它升 ,你不让它升它也会升”的太阳意象 ,正是运用诗意描绘对这一文化主题的升华。

将日常生活叙事与英雄叙事融合为一 ,或者将日常生活叙事作为英雄叙事的有力补充 ,注意刻画生

动鲜活 、血肉丰满的父亲英雄形象 ,是邓一光家族小说英雄叙事的一大特点 。日常生活叙事写的也是英

雄的生活 ,涉及英雄的家庭 、婚恋 、情感以及脾性等等 ,表现的实际上是英雄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邓一光

不仅写父辈英雄刀光剑影的战争生活 ,也写父辈英雄温情脉脉的儿女情长 。在这一点上 ,《我是父亲》中

的“父亲”邓声连是如此 ,中篇小说《大姨》中的大姨父与中篇小说《大妈》中的大伯也是如此 ,而《我是太

阳》中的关山林表现得最为突出。关山林与蒙古女性乌云的爱情 ,既缘于革命路上的志同道合 ,又出于

英雄与美女的互相吸引———一个为青春女性的美丽可人所倾倒 ,一个为铁血英雄的高大威猛而折服。

无论是他们见面不多的初恋 ,还是大凌河畔的热恋 ,都充满着浪漫 、诗意的情调 。而对他们的新婚之夜 ,

作者更是以激情飞扬的笔墨给予了动人魂魄的描写 ,乃至最大限度地张扬了英雄人物光彩动人的人性

一面 。与此同时 ,邓一光也没有忽略对父辈英雄人性缺陷的描写 ,力求将他们还原为真实的人 。由于出

身农民 ,邓声连也好 ,关山林也好 ,都带着浓厚的小农思想的气息 ,难以走出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思维与

行为方式 。他们打仗时 ,时常只顾冲锋陷阵 ,而不讲必要的 、策略性的后退 ,因此不时造成部队不必要的

伤亡 。而一旦离职赋闲 ,便忘不了种田这一老本行 ,以至非把院中的花圃改成菜园不可 ,让人难以想象

昔日叱咤风云的战将一下子又回归了活生生的农民。更要命的是 ,他们身上农民的草莽习气并没有被

几十年的军旅生活所改造 。他们退休后组织家乡农民哄抢化肥 ,到县拖拉机厂强买拖拉机 ,尽管有着深

层次的社会根源 ,且目的是为了帮助乡亲们解决现实生产困难 ,但毕竟是“吃大户”的非理性行为 ,为新

时代社会法制所不容 。时代写作语境的变化让邓一光褪去了父辈英雄身上神圣的光环 ,因此走出了上

一世纪五六十年代塑造英雄人物的高大全模式 ,这在 90年代的主流文化叙事中显得难能可贵 。

日常生活叙事的植入使邓一光家族小说英雄叙事具有了人情味 ,但更加意味深长的是邓一光在英雄

叙事中所灌注的悲剧意识 。当上升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意识乃至人生哲理层面之后 ,邓一光发现父辈英雄

一生并不是高歌猛奏 ,风光无限 ,相反 ,他们注定与悲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悲剧英

雄。对父辈英雄来说 ,这种悲剧既可以理解为个人悲剧 ,也可以理解为社会悲剧。父辈英雄的个人悲剧 ,

大致可以这样来理解。第一 ,并不是所有英雄都是幸运者。中篇小说《远离稼穑》中的四爷简乾和 ,受战争

裹挟离开生存家园 ,参加过土改革命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 ,但却在几十年戎马生涯中先后被国

民党军队 、日寇 、美军俘虏 ,不仅遭受了非人的磨难 ,而且无法得到革命阵营公正的待遇。他的人生与其说

是一部英雄史 ,不如说是一部受命运捉弄的苦难史 。第二 ,当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发生在两大对立阶级

之间的战争结束时 ,父辈英雄转瞬间失去了历史活动的原有舞台 。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使邓声连 、关山林们

养成了“渴望战争”的潜意识 ,乃至形成了打仗的嗜好 ,一旦到了和平年代无仗可打 ,不但真个成了英雄无

用武之地 ,而且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 。由于社会 、时代以及个人的局限 ,他们难以实现人生的再次转

型 ,但又不愿意从过去主宰历史的英雄变成对社会无用的“废物” ,于是思想 、情感上显出狂躁不安 ,进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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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尽管他们时时刻刻都想着重返战场 ,有时不免与假想的敌人进行搏斗 ,但无论如何只是生活在旧时的

梦里了。“从英雄到走入英雄的末路” ,他们的身上便具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悲剧性质”
[ 2]
(第 289 页)。第

三 ,他们未能逃脱新中国成立后“文革”等曲折历史的冲击 。邓声连 、关山林当初没有料到新中国成立后历

史的曲折 ,更没有料到自己的人生会受到林彪 、“四人帮”作乱带来的巨大历史冲击 。他们铁骨铮铮 ,不屑

于颠倒是非与出卖良心 ,于是他们越是置身官场便越无法逃离官场的是非 ,以至于不是早早被撤职就是遭

遇牢狱之灾 。父辈英雄的社会悲剧 ,则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 ,邓声连 、关山林当初舍生忘死参加革

命打天下 ,为的是反抗地主对穷苦人的压迫与剥削 ,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一方面 ,当几十后他们年老离

职回到故乡老区时 ,却惊奇地发现父老乡亲还与几十年前一样贫穷 ,过着缺衣少粮的苦日子 ,这比无仗可

打更让他们难以接受 ,也给他们的内心留下了更深的隐痛。没想到 ,由于历史的曲折 ,他们革命时的初衷

并没有如期的 、顺利的实现 ,这似乎使他们以前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付诸了东流之水。他们因此抑制不住

内心的悲愤之情 ,发誓要再为父老乡亲做些什么。

二 、蒙古叙事与草原文化

父亲或父辈的军旅生涯让邓一光在家族小说中建构了关于父辈的英雄神话 ,而母亲的蒙古族血脉

则让他在家族小说中同时完成了对蒙古草原文化的瑰丽想象。邓一光敬仰父辈辉煌的英雄业绩 ,也迷

恋于母亲生长过的蒙古大草原 ,特别是对母亲身上的草原文化气息感到奇异与自豪 。这样 ,他的家族小

说扩展到母系一方 ,便成就了他的蒙古叙事与草原文化想象 。也因为这一点 ,邓一光表征了蒙古族作家

的创作身分 ,并表达了他对蒙古族的民族文化认同 。

在邓一光家族小说中 ,蒙古叙事与草原文化想象二位一体。蒙古叙事是对蒙古族民族历史的追溯 ,

也是对蒙古族民族精神的画像 。而草原文化想象则是一方面描绘美丽的草原景象 ,一方面透视草原文

化的内在特质。对蒙古族来说 ,辽阔美丽的大草原是他们生存家园 ,而对草原来说 ,蒙古族是它们的主

人。因此 ,邓一光对蒙古族的书写既是对草原的歌咏 ,对草原的赞美 ,也即对蒙古族的礼赞。邓一光首

先以想象的方式完成了他对蒙古草原的文化想象 。邓一光虽然没有生长在蒙古草原 ,但却并不排斥他

以草原之子的身分实现对草原的诗意想象 ,借助文学语言表达他对草原的无限神往与赞美之情 ,或者

“通过对带有民族特征的游牧生活的展示 ,来传达蒙古民族的历史内涵与文化色泽”
[ 3]
(第 206 页)。比

如 ,在长篇小说《想起草原》中 ,邓一光以如诗的笔墨这样描写母亲生长的青森草原:“那里开满了美丽的

紫云英和格桑花 ,牛马遍地 ,羊群如云 ,肥硕的牧羊犬壮如牛犊 ,它们快乐地到处追逐着 ,撒着欢 ,使草原

生机勃勃 。那是我们不熟悉的地方 ,是我们这些母亲的孩子们只在书本和电影中看到过的地方 ,是我们

向往的地方。”在这里 ,蒙古大草原有如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美丽 ,神奇 ,令人向往。那里 ,草原辽阔 , “水

草肥美” ,牛羊成群 ,骏马奔驰 ,毡房林立 ,牧人唱着古老而动听的牧歌 ,上面衬着蓝蓝的天空 ,洁白的云

朵 ,让人感到美不胜收。草原 ,这一蒙古人得天独厚的生存家园 ,释放出无穷的神奇魅力 。

除了表层的文化想象 ,邓一光家族小说的蒙古叙事更多地是通过他对蒙古族儿女形象特别是蒙古

女性形象的塑造来完成的 。邓一光往往运用简练的笔墨完成他对蒙古男性形象的刻画。《大姨》描写的

青海草原的蒙古沙木腾格力家族 , “凡男子皆为勇士” ,整个“族中英雄辈出 ,豪杰接踵” , “有过辉煌的征

战史” 。他们即使“战死在马背上” ,但“至死都悬身于马镫 ,决不坠落马腹之下”。对他们来说 , “骨是英

雄骨 ,血是壮士血 ,歌是好汉歌 ,舞是豪杰舞” 。《想起草原》中的姥爷 ,是位情感丰富 、个性豪族的蒙古牧

民。他喜好饮酒 , “豪气冲天” ,弓马娴熟 ,时而高唱着苍劲的蒙古牧歌;尤为奇特的是他敢于与草原猛兽

即草原雪狼作对 ,以致在遭到雪狼报复时带领儿子们与狼群血战 ,哪怕拼个你死我活。他的儿子们 ,则

继承着父亲强悍的生命基因 ,勇敢地冲向凶恶的狼群。《我是太阳》中的巴托尔 ,出场时是一位出身贫苦

但却骁勇善战的骑兵连长 ,为人正直 ,性格伟岸 ,一生对民族解放事业忠心耿耿 。他的身上 ,凝聚着蒙古

人的强悍血性与崇高品德 。也许由于从小对母亲这样的蒙古女性最为了解 ,邓一光对蒙古草原文化的

843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60 卷　

阐释更多地是通过对蒙古女性形象的塑造来完成的。在家族小说中 ,邓一光同样以诗意的笔墨描绘他

心中天使般的蒙古女性。她们美丽 、健康 、善良 、聪慧 ,能歌美舞 ,性格豁达开朗 ,秉性刚正无私 ,积极投

身于革命洪流 ,既有温情如水的妻性 ,又有舐犊情深的母性 ,更有对革命的坚贞 ,有如蒙古大草原上开出

的最美丽 、最芬芳的花朵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我是太阳》中的乌云 。乌云参加军队时刚刚 18

岁 ,美貌如花 , “人虽腼腆 ,性格却开朗” ,她温柔多情 ,又崇拜英雄 ,因此与年长 17岁的革命英雄关山林

结为幸福的夫妻 。她为关山林生儿育女 ,把一个个儿女精心养育成人 ,培养成才 ,为儿女付出了母亲博

大无私的爱。她对关山林的爱情执著而深沉 ,因此坚拒了苏联年轻军官的一再追求 。当关山林遭受政

治诬陷时 ,她挺身而出为丈夫讨回公道 。她爱护朋友 ,珍惜友情 ,与好友德米的友情一辈子始终不渝。

她疾恶如仇 ,却坚持以德报怨 。同学白淑芬落难时 ,她不计前嫌 ,费尽全力为其解决了工作问题 。而在

“文革”动乱中 ,遭受白淑芬迫害的她宁死也不愿颠倒是非 ,出卖良知。总之 ,乌云就是一尊“美丽圣洁”

的蒙古女神 ,是蒙古草原灿烂文化的美好结晶 。《父亲是个兵》中的母亲 ,则是乌云形象的浓缩 ,而在《大

姨》中的大姨森吉德玛与《想起草原》中的小姨梅琴身上 ,除了跳动着乌云的影子之外 ,还散发着豪爽 、奔

放的草原文化气息。正是通过深入优异蒙古儿女的骨血 ,邓一光译解了蒙古草原文化的内在精髓 。

当然 ,在由衷地赞美蒙古民族与草原文化的同时 ,邓一光也没有忘记对蒙古历史变迁的追溯 ,特别

是没有忘记将蒙古苦难历史作为他家族小说蒙古叙事的一种合理铺垫 。此中 ,不难发现邓一光的民族

反省意识 。《想起草原》中的姥爷一家 ,因为与草原雪狼的搏斗 ,一家人付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 。这也同

时表征了蒙古族为征服草原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大姨》在讲述大姨“辉煌”的蒙古族出身时 ,更是特意

穿插了蒙古乌托查日德部落的迁徙史与征战史。一方面 ,这支部落“为了生存” ,不断地迁徙。他们早年

生活在贺兰山以西“气候宜人”的淖干套勒草原。十六世纪末 ,由于北部的乌兰布和沙漠南移 ,他们不得

不“越过腾格里沙漠和冬青湖进入甘肃 ,在甘北一带流连生存” 。清朝道光年间 ,因为草原部落之间的战

争“部落再度南迁 ,越过祁连山 、疏勒河 ,来到青海湖以北的柴达尔一带” ,休养生息 。一方面 ,为了争夺

部落赖以生存的“草场” ,这支部落与其他民族部落时常发生流血战争 ,彼此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比

如 ,十七世纪以后 ,乌托查日德部落与哈萨克部落为了争夺甘北草场而“不断发生冲突” ,由于双方都“血

气方刚” ,因此“不肯屈尊言和” ,乃至“终年厮杀” ,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 。强大的乌托查日德部落终于

“元气大伤” ,以致“有的家庭甚至再也走不出一个成年的男性” 。如果说 ,过去时代蒙古族的生存史是一

部迁徙史的话 ,那么 ,同时也是一部付出高昂代价的战争史与苦难史 。这正如法国著名史学家格鲁塞所

说:“草原秘史是突厥 —蒙古各部落为争夺肥沃牧场 ,彼此吞并的历史;是主要受牧群的需要所驱使 ,从

一个牧场到另一个牧场进行无休止迁徙的历史。”[ 4](第 12 页)

三 、女性叙事与生存观照

考察邓一光家族小说 ,其叙事话语除了英雄叙事与蒙古叙事之外 ,还有女性叙事。所谓女性叙事 ,

就是邓一光以一个成年男性的目光 ,描写与审视家族中不少女性的生存命运 ,并透视其生存命运的悲剧

意义及文化根源 。如果说 ,邓一光的英雄叙事与蒙古叙事呈现出一种高昂 、感奋 、舒展的情感基调的话 ,

那么 ,他的女性叙事则显示出一种凝重 、悲怆的情感氛围。

从总体上说 ,邓一光家族小说描写的家族都是属于革命者家族 ,无论是父系的汉族家族还是母系的

蒙古家族 ,都与现代中国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革命浪潮中 ,两大家族的许多成员 ,诸如《父亲是个

兵》中的父亲与母亲 、《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与乌云 、《大姨》中的大姨父与大姨 ,尽管也曾受到了历史曲

折的冲击 ,但总起来讲是幸运的 ,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都收获了人生的甜蜜与幸福 。然而 ,两大家族中

的另一些成员 ,特别是一些女性成员 ,却在时代洪流与人生风浪中遭遇到种种不幸 ,让人感到叹息乃至

悲哀 。邓一光以家族后辈的身分 ,对家族上辈女性的不幸人生进行了深切的追问。他笔下所写的这批

女性 ,除了《父亲是个兵》中的大婶等外 ,最典型的要数《大妈》中的大妈范桑儿与《小姨》中的小姨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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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土地革命时期 ,俊俏如花的范桑儿嫁给了麻城苏维埃区长简定豪为妻 ,然而仅仅过三天丈夫以及他

的三个兄弟便都随红军长征。接下来 ,她一方面尽力地孝顺公婆 ,独自为他们养老送终 ,一方面却要在

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家属残酷的打击报复中度过血雨腥风的岁月 ,怀上的孩子也在国民党军队纵放的大

火中流产。她望穿秋水地盼着丈夫早日归来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丈夫不久便在与川军的恶战中身亡。

五年后 ,她嫁给了当地大地主之子彭慎清 。这样做 ,乃是因为让“东冲村十八户红属”不再受到血腥镇

压 ,这同时也是公婆临死前与她的约定 ,然而这却遭到了简家族人对她的极端仇视与冷漠。土改时期 ,

一生并未作恶的彭慎清被新政府枪毙 ,范桑儿再次成为寡妇 ,同时成了无依无靠的人。90年代初期 ,孤

苦伶仃的她凄惨地死在了简家的荒芜的老宅中。曾是红军家属的范桑儿 ,一生基本与幸福无缘 ,相反却

是与苦难做伴。小姨在出生时就遭遇到草原雪狼之灾 ,险些死于非命。更惨的是她刚刚出生时母亲便

在与雪狼搏斗中暴亡 ,不仅丧失母爱 ,而且成长中粗暴的父亲对她非打即骂 ,毫不痛惜 。但对小姨一生

意味着最为不幸的 ,也许是她的五次婚姻了。无论是旧官吏大烟鬼 、满族勇士满都固勒 ,还是革命高级

干部焦柳 、新潮诗人叶灵风与剧团演员鲁辉煌 ,都没有给小姨带来婚姻与人生的幸福。相反 ,却是对小

姨的凌辱 、冷漠 、伤害 、欺骗 、利用 、变相遗弃与无耻占有 ,给小姨心灵造成的累累伤痕 。

邓一光进一步在家族小说中挖掘了家族上辈女性不幸人生的社会 、历史与文化根源 ,揭示了历史错

位与男权中心文化等对家族女性生存命运带来的严重伤害 ,并寄寓了较为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与历史

反思意识 。《大妈》告诉读者 ,范桑儿的人生悲剧很大程度上是由家族本身带来的。一方面 ,两家父亲早

年定下的“娃娃亲”紧紧地锁住了范桑儿与大伯简定豪不甚般配的婚姻 ,使范桑儿无从选择家境更殷实

的夫家;另一方面 ,简定豪明知红军三天后要转移 ,但为了走后有人照顾父母 ,便在红军转移前一手导演

了与范桑儿的婚事 ,使范桑儿不自觉掉入了最早的不幸“圈套”。但造成范桑儿人生悲剧的深层次原因

更在于历史的错位。时代的裹挟让范桑儿一生扮演了红军家属与地主老婆两种主要角色 ,可这两种角

色总是与历史错位 ,从而使她吃尽了苦头 ,饱尝了人生的苦难 。当她是红军家属时 ,逃避不了国民党政

权的残酷镇压;而当她做了地主老婆后 ,又逢江山易代 ,她的新任丈夫因此成为时代的祭品。较之大妈

范桑儿 ,小姨梅琴的人生或婚姻不幸除了一些家庭或人性的因素外 ,更多的是由男权社会与男权文化造

成的 。大烟鬼通过买卖婚姻 ,将小姨娶来当成女佣甚至奴隶 ,任意凌辱;满都固勒先是要小姨亲手杀死

他们的孩子以挽救部队 ,后来又高姿态地将小姨作为礼品转让给了焦柳;焦柳利用手中的权力 ,将小姨

当成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 、满足情欲的“玩偶” ;叶灵风将小姨当成一时的情感慰藉 ,一旦大难来临 ,便独

自高飞;鲁辉煌野心膨胀 ,将小姨当成他“文革”中追求权力的阶梯。总之 ,小姨的这些男人们不是委琐

自私 ,就是冷酷无情;不是玩弄情色 ,就是追求私欲 。他们看上小姨的 ,除了美色 ,便是可以用来进行世

俗交易的东西。他们共同织成了强大的男权文化的蛛网 ,紧紧套住小姨女性青春活泼的生命 。

值得推崇的是 ,大妈 、小姨这些遭受众多人生或婚姻不幸的家族女性 ,并没有完全听从命运的摆布 ,

而是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抗争精神与奉献精神 ,从而也获得了自己人生的价值 。因此 ,邓一光的家族小

说并没有将这些家族女性写成弱者或受命运主宰的可怜的社会牺牲品 ,并一味地为她们的不幸命运唱

一曲哀婉的挽歌 。在邓一光看来 ,这些平凡的家族女性往往又是非常伟大 、非常了不起的女性 ,她们身

上凝结了可歌可泣的精神品质 。大妈嫁到简家后 ,任劳任怨 ,含辛茹苦 ,一心一意孝顺公婆 ,以女性的孱

弱双肩承担起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当作为红军家属被旧军队追赶杀戮之时 ,她又带着公婆四处逃命 ,吃

尽了苦头 。最后 ,她坚持不让别人帮忙 ,圆满地操办了公婆的后事。大妈的孝顺与贤惠 ,为四邻所一致

称道 。也正因为大妈一生对简家作出的无私奉献与巨大牺牲 ,当作为小叔子的父亲几十年后真正理解

了大妈时 ,父亲不仅亲自为大妈“迁坟” ,而且对嫂子下跪 ,以“姐”相称 ,洒下了滚烫的热泪 ,以此表达了

对嫂子的无限崇敬之情。小姨对生活天生就具有一种抗争精神 ,既敢于追求自由的爱情 ,又能够坚持持

女性独立的人格精神 ,既敢于坚持正义与良知 ,又乐于承担对家庭 、对后代的责任。首任丈夫大烟鬼对

她的凌辱以及父亲对她的压制并没有让她屈服 ,相反她的反抗却击败了窝囊的大烟鬼;英俊的满都固勒

成为绝情的革命“冷血动物”则让她果断地斩断了两人之间的情丝;她一旦发现焦柳风流成性 、四处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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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草且恶习不改 ,便主动而决然地与其离婚 ,而当焦柳“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下放山东农村改造

后 ,她却不计前嫌 ,千里迢迢前去探望 ,并将与焦柳生下的儿子接到自己身边哺养;叶灵风与鲁辉煌先后

欺骗了她的感情 ,但她也先后毫不犹豫地结束了与他们的婚姻。如果说 , “女人的`特性' ———她的信念 ,

她的价值 ,她的智慧 ,她的道德 ,她的情趣 ,她的行为 ,应当由她的处境来解释”[ 5](第 704 页),那么 ,小姨

则通过叛逆男权社会生存处境寻找到了女性的自我。小姨一生虽然一次次地陷入婚姻 、情爱的“围城” ,

但她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地与大男子主义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次次地挣脱了婚恋的羁绊。邓一光家

族小说对家族不幸女性人生经历的书写 ,实际上更像女性生命的赞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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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amily ' s novel is main literary crea tion achievement of Denyiguang who is a famous

w ri ter of M ongols .A s far as na rrating discourse is conce rned , family' s novels of Dengyiguang which

mix heroism during the w ar years , cultural imagine o f g rassland o f M ongolia and view s of w oman' s

living de stiny togethe r , building the hero my tho logy of father fami ly and the goddess my tho logy of

mo ther family , present dense t ragic consciousness , ethnic consciousness and existence consciousness ,

and show special sty le among mainst ream cul ture novel since 199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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